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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扫街琐谈
谢震霖

    “扫街”最大特点是，你拍
到的照片，别人很难再拍到。
这叫撞上就撞上了。

有次我上街购物，路旁一
辆出租车突将怀抱婴儿的女
子碾在车下，我见状毫不犹豫
把手机塞进兜里第一个冲过
去试图抬车。这时附近其他路
人也加入了进来，最后合力救
出母婴。事后我才掏出手
机，记录刚脱离险境女子在
呼唤婴儿的场面（左上图）。

在救人与拍车祸的伦理
中，我瞬间选择了前者。

据传，古时元宵灯节有持
小灯者，专替人照路拾取遗落
钱袋或簪子之类的东西，谓之
扫街。时易世变，后来“扫街”一
词多指到街上任意抓拍，对象
可以是人、事或者现象的摄影
活动。

不讲究器材贵贱，也不追
求拍摄技巧。“扫街”是体现拍
摄者的反应能力及看待事物的
角度，以抓到引人共鸣的画面

为硬道
理，如
共享单

车无序扩张（左中图）、小菜场
里的“疫中作乐”（右下图）。随
着智能手机的摄影性能日益
强劲，原先拿照相机“扫街”者
也纷纷换作小巧玲珑的手机。
它携带方便，不用调整光圈与
速度的参数，抓拍时敏捷和隐
蔽；尤其聚焦批评性场景时很
不起眼，可避免对方察觉，不

失为“扫街”的新宠。
在全民拥有手机的时代，

原属新闻记者采访手段之一的
“扫街”，其内涵与外延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时空已不局限于
马路上、公交中、商城内、
公园里以及住宅小区等任
何地点，一旦街面发生情
况都会有第一记录者，这
已经不是记者的“专利”。
有次坐在公交车上，途中
看见刚被台风刮倒的树
等待救援，遂用手机揿下
这一幕，而且我的站位与

时机非
常 理
想，形象地反映了当天灾情（左
下图）。假如媒体获悉这个信息
前往补拍，也许现场已被清理
完毕。

随着前不久《民法典》出台
肖像权的法律规定，恐怕对手
机“扫街”会有相应羁绊。往后
如遇精彩瞬间想按快门，恐
怕要考验你的判断力与沟通
力。微笑是最好的名片，先消
除被摄对象的疑虑，表明自
己是影像记录，不会涉及侵

权行为；在征得同意后的拍摄
还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既
表示尊重对方，也养成文明拍
摄新风尚。倘若拍摄遇对方婉
拒，你就得立刻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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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特色街市焕发新春
殷 骏

    最近听闻某商业特色街要拆除的消息，联想起之
前一些特色街市的拆除或拆迁。虽然尚未步入老年，
但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满满的儿时回忆中不免
有些伤感。
城市更新是任何国家都在做且应该做的。纵观城

市更新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地区、城市，都会以十年或
数十年为一个周期，分地区、区块、街区定期更新相关
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建筑物。城市更新是保证城市基
础设施常用常新、建筑物经久耐耗的必需之举。
上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以商业开发为主、

市政工程建设为辅，对市区各街区、各片区进行了大
规模的城
市更新工
作。在持
续数十年
大规模的

城市更新中，大量曾举家甚至几代人共同蜗居于斗室
的数以百万计的市民搬进了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生活
便利的新居之中。可见，上海数十年来开展的城市更新
工作，足可谓大快人心、深合民意的良政。
在被拆除的区域中，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对象，那就

是特色街区。
特色街区主要指具有多年历史传承的、能够代表

其所在城市文化内涵、地域特点的商业街市，包括餐
饮、农副食品、服装家化、花鸟鱼虫、五金小物、书报文
玩、游艺娱乐等各行业特色店铺集聚的各类商业街市。
长达数百载、短则数十年，这些特色商业街市，长期承
载着周边居民、游客的便利生活、日常购物、假日休闲、
旅游观光等多项功能，是所在街区、整座城市乃至所在
区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城市功能节点。
随着城市更新工作的不断推进及城市服务样态的

不断提质和迭代，原本分布于各地各街区、片区的上述
大量特色街市也纷纷被改造、拆除或拆迁。在这一过程
中，这些已被拆除或等待拆除的特色街市的文化价值
反而得以显现，这就是很多特色街市在被拆除前后
往往会迎来消费高潮的原因，市民、游客于此时蜂拥

而至并热情购物的最根本原因往往
出于眷恋和不舍，简而言之就是出于
文化消费需求而非刚性消费需求。从
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一变化趋势和新
发特点正好与国家大力提倡文旅消费

及着力发展文旅产业的大政方针是高度吻合的。
因此，对于特色街市，如能以某种形式的保留甚

至原地保留，从中长期观之，考虑到其自身所具有的
上述潜力和辐射带动效能，显然可以为所属行政区
划带来极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不失为促进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有效载体、有力抓手、储备工具。
几十年来上海对于特色街市的城市更新也有过诸

多成功范例，如豫园城隍庙商圈及各区尤其是远郊各
区的特色古镇老街等。因此，对于诸如中央商场、成都
路花鸟市场等待拆及已拆的沪上特色街市，我们完全
可以借鉴上述成功模式，在今后的城市更新工作中，
对其翻新如旧，而考虑到建筑物的原地翻新技术日臻
成熟，可以考虑并不拆除这些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建
筑物，代之以在其基础上予以牢固、翻新和基础设施
升级，以不伤筋动骨为前提，使其老树发新枝、获得新
生，成为所在地区的文旅消费的重要地标。

不
是
太
清
楚

童
孟
侯

    偶然约了两三朋友到“新天地”喝
咖啡聊天，其间去一趟公共厕所，发现
男厕所畅通无阻，来去便捷，我三下五
除二就迈着轻快的步子出来了。而隔墙
的女厕所要排队，队尾几乎要“拖”到男
厕所来了，女士们焦急万分。在医院挂
号、就诊、付费、拿药要排长队，那是可
以忍可以熬过去的，但是内急比啥都急，
怎么熬？为什么女厕所不能造得
比男厕所大一倍呢？这一点我不
是太清楚。

我发现公共厕所配备了男保
洁员和女保洁员，女保洁员是可
以随时走进男厕所打扫的，如入
无“男”之境；可是男保洁员绝对
不能进女厕所清扫———这个做法
是不是有点男女不平等呢？女子产
假，生小孩了，丈夫有个把月的“陪
产”期，最少也有一个星期不需要上班（各
省规定不同长短不同），这就比较公平。

老爷叔高宜麟病重住院，可是推进
35号病房时，他看见三四张病床上躺着
的有男病人也有女病人，大家“混
睡”。傍晚，他的妻子要回家了，已
经累得吃不消了，老爷叔笑着说：
你还是陪夜吧，不要回家了，难道
你不怕晚上我在这病房里发生什
么艳遇？老妻一本正经：做侬个大头梦！还
有一瓶没吊光，吊光了自家揿铃喊护士。

男人想挣钱，开辆助动车当快递小
哥去便是，卖力点，万把块钱一个月收入
是有的。只要不怕辛苦，在上海还是能
挣到钱的。那么女的农民工想在上海挣
钱，想找一份不需要有学历不需要懂外
语的简单工作，为啥不去当快递小姐呢？

快递员男女比例几乎是 100：1———这一
点我不是太清楚。有人解释说女子拿到
派单，万一要到老公房送快递，万一要
送的是一箱子矿泉水到五楼，爬楼梯爬
不动，要是送一箱手纸上去问题还不大。
其实，快递小哥要把一箱子矿泉水扛到
五楼，也是气喘吁吁的呀！

公交站上男男女女一边等车一边看
手机，有些女子站立着的两个脚
尖是向里的（尽管她们走路不是
内八字），但是她们等车时，甚至开
会时看电视时，两个脚尖很“内
向”；而等车的男子站立着的两个
脚尖都是微微向外的。我尝试
着两个脚尖向内站立，不一会
儿就发现两条腿老酸老酸，抽筋
一样。生理上的事情我真的不太
清楚。
有一则广告最近经常播：你家要装

潢的话采用什么色系好呢？简单，只要打
开你的衣柜看一看，粉色的多，淡紫色的
多，那么你的家具和粉刷就采用这个色

系好了，这一招虽很简单，但是很
灵！我不是太清楚，如果打开男士
的衣柜（尤其是上海白领男青年
的），大多是黑色的，风衣、羽绒
服、运动裤、T ?……统统一色

黑，难道家里装潢都采用黑色的不成？难
道下班回家还要玩“密室逃脱”？
我琢磨，要是我说我对万事万物都

很拎清都很清楚，那么我一定是糊涂了，
我还是不要不懂装懂比较好，多请教嘛。
比如，晨练跑步的，女士总是稍胖的偏
多，男士干瘦的居多（尤其是跑马拉松
的），我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

那
年
，那
拉
提
之
行

薛
全
荣

    2021年春晚，歌手王
琪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
人》，歌声浑厚悠远、深情
绝美、令人心醉。一时间红
遍了大江南北，歌词中唱
道：“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
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
犁，是不是那里有美丽的那
拉提，还是那里的杏花才
能酿出你要的甜蜜……”
不禁把我的思绪拉回二
十多年前的那拉提之行。
二十多年前，曾任新

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大副
主任的张国梁是上海知
青，当时任伊犁地委书记
（那时为伊犁地区），新疆
驻沪办事处又驻
在虹口区大柏树，
因此缘由，虹口区
与伊犁地区缔结
为友好城区，频繁
开展了经贸、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合作
交流，并有了许多
互访。

2000年夏，应
伊犁地区党委和政
府的邀请，我带队
去考察访问，行前
张书记送我一句话
说：“不到新疆不知
道祖国大，不到伊犁不知
道新疆美，到了那拉提才
知道什么叫人间仙境。”
我们疑信参半。
那天飞抵乌鲁木齐后

即驱车直抵伊犁地区新源
县的那拉提。那儿是新疆
最先见到太阳的地
方，牧场之广袤、草
原之青色、雪山之
巍峨、湖泊之清
澈、森林之茂密，
蓝天白云尽收眼底。许许
多多不知名的野花开得
热热闹闹，美丽的景色果
然让我们这些来自“水泥
森林”里的人“一醉不起”。

时逢夏天旅游旺季，
当天正好有草原赛马表演
活动，县领导老刘邀请我
们一行与游客一起观看。
老刘介绍，哈萨克族有“马
背上的民族”之称，骑马技
术精湛一流。“姑娘追”便
是哈萨克族青年男女在骑
马中谈恋爱的特有方式和
情景。那天，绿草如茵的草
原上，只见五对青年男女
并辔徐行到了草原的尽头
后，青年男女先后上马，开

始成双成对地慢行，互相
嬉笑交谈。转瞬间，突见骏
马四蹄高扬，飞快地奔腾
起来。原来，真正的“姑娘
追”开始了。如女青年对男
青年有意时，男的骑马在
前面跑，女的骑马从后面
追，如追上了，女的拿鞭子
在男的头上晃一晃，决不
落鞭，其意不言自明。反
之，女的则用鞭子在男的
身上抽打，表示对男的蔑
视，男的只能抱头逃窜，不
得有反抗行为。表演惟妙
惟肖，我们和游客忍俊不
禁，酣畅地大笑了一场。
当晚，那拉提镇镇长
米吉提安排，盛邀
我们一行去他家作
客，让我们既领略
了淳朴的民族风
情，又感受了血浓
于水的民族感情。
米吉提镇长的

家，进门是一个宽
大的院子，坐北朝
南横列着五间平
房。只见门口两两
相对站着四个哈族
姑娘，两个提着酒
壶，两个拿着蓝碗，
按照哈萨克族待客

的礼数，每个进门的客人
必须喝掉碗中的酒方能
进门，哈族姑娘满脸热情
却“执法”如铁，不允许任
何通融，谓之“进门酒”。此
招，苦了不擅喝酒的女士，
一碗酒下肚，骤然满脸通

红，醉态显露，引得
大家哈哈大笑。

而后进入第一
间大平房，只见地
毯的餐布上放着羊

肉、酥奶酪、奶豆腐、油食
果子等。米吉提镇长招呼
我们一行沿着屋墙席地而
坐，围成一圈。此时的他满
面春风，一脸喜悦地说：
“为感谢上海虹口区对我
们的帮助支持，今天用哈
族风俗接待远道而来的客
人，既荣幸又高兴，我不善
言辞，只能以酒表示。”说
罢，便手提一壶白酒，倒
了满满的一碗酒，张嘴扬
脖，一饮而尽。然后，连酒
壶和碗一起递给我，让我
“照此办理”喝下后，再让
我递给右手边的人，如此
这般，一个喝完递给下一
个，一个也不能拉下，否

则不能“过关”。
酒酣耳热之际，能文

善诗的小范即兴赋诗：“哈
族兄弟情深，上海乡亲痛
饮。不远千里相聚，民族同
心胜金。”赢得一阵掌声。

酒过多巡，饮者无不
半醒半仙。米吉提镇长见
状，便恰到好处地让我们
移步到院子。

只见璀璨的星光下，
篝火正旺。身穿鲜艳民族
服装的哈族姑娘在冬不
拉、库布孜等乐器的伴奏
下翩翩起舞，身段优美、舞
姿曼妙。舞者如痴如醉，观
者赏心悦目。米吉提镇长
介绍说，姑娘们表演的是
哈族的挤奶舞和绣花舞，
分别表现了哈族姑娘从
挤奶、搅奶，直到献奶茶
的全过程，以及哈族妇女
精心绣制巧夺天工的各
种服饰和装饰品美化生活
的情景，让我赞叹之余陶
醉不已。

告别的时候到了，我
提议主客一起高唱“我们
新疆好地方”，以示感谢和
友谊。那晚，酒后的歌声高

亢激昂，在夜空中久久回
荡。二十多年了，此情此
景，时时萦绕脑际，始终难
以忘怀。

春 花
陈连官

    一直将油菜花，视为我的春花。
油菜花的花语，有人说是春天的情话。我想是的，

春天里，这花开得自由奔放。
小时候，用菜刀种过油菜秧苗。菜刀的木柄插在地

里，将土地两边分开，放进秧苗，再合拢土壤，油菜秧便
种下去了。一天下来，手心里磨出了泡。
秧苗种下去后，便在初春时节里成活，绿油油的。
分田到户时，我家分到了河岸坡的地，我们叫“什

边地”，一般都种植油菜。待到油菜花开时，河岸边一片
金黄，花开得嫩嫩的黄，是春天里最好看的花了。
将油菜花视为春花，可能源于我的亲植。这油菜种

下去后，不必刻意地去管
理，就看着它悄悄地长大。
当油菜花将要结籽时，我
们在春露将干时便钻进了
油菜地里“拍黄老叶”，那
花粉沾满了一头的黑发。有对花粉过敏的，我们便开玩
笑说是“花痴”。
不仅仅是我将油菜花视为春花，农人最钟爱的便

是这油菜花了。一年的田野里，最好看的便是这亲植的
花。当油菜花落尽时，一个春天要结束了。
现在看油菜花，是被视为看风景的。我有时想，有

人大老远地去看油菜花开，发出些惊叫声，可能是他从
来没有种过油菜的缘故。

油菜花开时，便有蜜蜂“嗡嗡嗡”了，蝴蝶也飞来
了，春阳里一地的金黄，让农人舒怀畅怀，脱下了冬衣。
现在的郊野，一大片的油菜花开不多见了，看见那

花开，人们惊喜了。
正是菜花开的时节，去看看这个春天，便发现着世

间的美好。
春天里的花，除了油菜花，桃花也是我的春花。
将桃花也视为我的春花，是因为南汇的桃花种植

有源可溯。那时，每个乡都有一个果园村，种植的都是
桃树，一到春天，绛红的桃花开满了乡野，南汇便有了
个“桃花节”。我也参与策划了几届“桃花节”，《桃之春
韵》的吟诵至今还在记忆之中。
对于这朵春花，我深情地去写过。我追溯过这朵桃

花结缘南汇的鸿蒙历史。
我的老家离原来的果园乡不远，虽然那时不去看

花，但当桃子好吃时，必去果园乡买几篮回来。
这几天与友人相约，想在春天里去看看这朵花，我

的桃花。倒不是去交个桃花运什么的，也不在意桃花薄
命的说法，去看看，便是情绪的一种释放，去看春天里
真正的桃红柳绿。

世事就是这样，花开花落人远去，留下的背影即便
清晰，但终究是远去了。
人生的聚聚散散，虽说是一种很正常的活态，但面

对着落英，我总有些许的失落。
我沏好了一壶春茶，等着你来看这春花。
你来吗？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